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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回  桃僵李代設想非常　倚玉偎香坐懷不亂

　　鐵馬聲聲敲夜月，西風陣陣鬥霜城。　　幽人喚醒前村夢，尚有殘燈半掩明。

　　話表醋大娘把游龍打了一頓，坐在那裡喘息，一面罵道：「你這無恥的賊，家中現放著美貌的妻，任你朝歡暮樂，你還不知

足，還要在外面招引狂蜂浪蝶。近來膽更大，竟敢瞞著我，將人家宦家小姐誆來，要將他作妾。將我置之度外，全忘了夫妻之情，

你想該打不該打？」遂站起來又打，游龍連連叩頭，口呼：「娘子饒我初次，我再不敢胡為了。如再胡為，任憑娘子從重責罰。」

醋大娘冷笑說：「今日先戒你初次，如再胡為，再說下次的。」游龍再三哀求說：「可憐打的我屁股腫疼，須曉得我的皮肉就是娘

子心上的肉。若果真將我打傷，我代娘子想，不免也有些肉疼，還是饒了好。」醋大娘說：「虧你有這副皮臉哀求。打罪可饒，罰

罪難免。」喝令「在迴廊罰跪一炷香。倘再求饒，定然重打。」游龍沒法，忍氣吞氣，跑在迴廊之下。

　　此時家丁、僕婦、使女、丫環全都知曉，大家笑個不了。惟有素琴走到游龍跟前，口呼：「大爺你怎麼矬了？那半截呢，向那

裡去了？」言罷，即跑到後面，告知眾人。晉老安人又氣又恨，驚鴻小姐又氣又好笑。大家正然嘈雜，忽聽外面報導：「駱夫人來

了。」

　　晉安老人聞言，暨率領兒媳、小姐、駱小姐一齊迎接出來。駱夫人一見秋霞，心中方寬。駱秋霞口呼：「娘呀！女兒又得母親

見面，皆賴義母、義妹之力相救，不然竟被污辱，女兒早已死矣。」遂將上項事說明，駱夫人方明白，不由含淚再三致謝晉安人及

晉小姐。晉安人含愧說：「這總是不肖畜生，有累小姐受屈。老身實在慚愧，還求太太包涵。」駱夫人安慰一番，遂一同奔後堂，

走至廊下，瞥見游龍跪在那裡。駱夫人問：「此是何人？為何跪在那裡？」晉老安人接言說：「這就是不肖子，因此事罰他跪。」

駱夫人只得作個面子，求晉老安人饒放他，從今改過了。游龍聞言，羞愧無地藏身，只聽晉安人說：「起去罷！」醋大娘喝道：

「既蒙駱家伯母講情，還不起來謝一謝。」此時晉游龍好生兩難，欲待不謝，既違母命，又迫老婆之威，無奈走至駱夫人面前拜謝

下去，駱夫人將他攙起。醋大娘子令他給駱小姐面前磕頭。駱秋霞聞言，已與晉驚鴻走得遠了。駱夫人再三攔阻，還了一句「公子

以後不可如此胡為就得了」。游龍無地容身，一溜煙跑走。駱夫人進內，自有晉安人款待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再言素琴抽空即往殷家去接殷小姐。這殷家也是官宦門第，先代曾任封疆，早已去世。韓氏夫人所生一子一女，子名霞仙，是

翰林院，帶著少夫人在京供職；女名麗仙，依母在家，以守田園之樂。殷麗仙生得如花似玉，與晉驚鴻最為知己。素琴到了殷家，

一直入內。殷小姐一見素琴，問道：「你家小姐近來可好？」素琴回答：「我家小姐惦念著老夫人與小姐，令婢子過來給老夫人與

小姐請安。並請小姐即刻一到我們家，我家小姐與小姐有事相商。」殷小姐聞言，即稟知母親，坐轎一直來到晉家後園門而進。晉

驚鴻迎接上樓，遂說道：「今請吾妹前來，因愚姊前日買一婢女，名喚蘇沁香，我哥哥要收房作妾，我嫂嫂妒心太甚，賢妹久已知

曉。若令我哥哥收房，我嫂定然難容，這婢子必然受苦。因此我將他送給賢妹，又恐哥哥知曉，故請賢妹前來將他帶了去。」殷小

姐首肯允從。姊妹談話之時，素琴已將桑黛裝扮起來。忽聽驚鴻小姐喊問：「素琴可將沁香帶來。」素琴答應，遂將桑黛帶至。桑

黛偷窺殷小姐，暗想：「驚鴻就十分美貌，今見這位殷小姐較驚鴻尤俊。」只得近前跪下，向殷麗仙行禮，又至驚鴻前請安。此時

晉小姐看著好生不忍，含淚說道：「只因我哥哥不容，將你送與殷小姐，你好生跟去伏侍。」桑黛聽話中暗藏著話，隨口呼：「小

姐，我感你相救之恩，今日跟隨殷小姐去，我刻刻總將小姐放在心上。若得寸進，定圖良報，終身不敢忘也。」晉小姐聞言，就知

他話中有話，自覺含羞，卻是深為心許。自己暗想：「聽他之言，已有求婚之意，我若得配此人，我之終身有靠了。」也自暗暗允

之說：「難得你終身不忘我，隨後再來看你。今日你跟殷小姐去罷。」桑黛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彼此皆暗暗定下終身。殷小姐毫不知

覺，惟有素琴心中明白，遂將一個小衣包遞給桑黛，說：「這是你的東西，拿了去罷。」桑黛接過，殷小姐告別，晉小姐也不相

留。素琴送至園門，悄悄向桑黛說：「你可莫忘了小姐臨別之言。」桑黛說：「若有負心，神明不佑。奉托姐姐，在小姐前將我的

心表明才好。至於姐姐的大恩，候小姐事畢之後，我若負你，也是神明不佑。我都要圖一切己的報答。」素琴聞言，心中雖是大

喜，外面紅了臉，輕輕的啐了一口，罵了一聲油嘴，復回頭望他一笑。桑黛跟隨殷麗仙轎子而去。素琴閉了園門上樓去了。

　　這桑黛隨著轎子，走至半途，欲想逃走，怎奈衣包已在轎內，不能近前去拿。沒法，只得跟隨到了殷家。殷小姐稟明母親，然

後伏侍小姐進了房，這才去夫人前行禮。殷夫人一見甚喜，問道：「你姓甚何名？家住那裡？因何賣身？」桑黛說：「姓蘇，家住

西莊，父是秀才，單生婢子一人。不幸三歲母親病故，父親視如珍寶，幼學詩書。不料父親一病身亡，棺殮無資，只得賣身葬父，

賣於晉府伏伺小姐。不意晉家公子見婢子欲收為妾，又兼少主母妒心太重。晉小姐恐婢子受屈，所以將婢子送給小姐的。」殷夫人

聞言，說：「原來你也是書香門第，又是孝女，若將你為婢，豈不屈終老身。問你書史既通，可曉音律否？」桑黛說：「婢子也曾

學過，但不精工。」原來殷小姐酷嗜彈琴，聞桑黛說知音律，遂問：「你會撫琴否？」桑黛說：「料知一二。」殷小姐即令丫環將

琴攜來，令他一撫。桑黛並不推辭，說：「還望小姐指教。」遂理絲桐撫了一曲「平沙落雁」，真是宮商合拍，挑剔精工。殷小姐

心喜，遂口尊母親：「女兒意欲與他結拜為姊妹，作為閨中良友，不知母親意中如何？」殷夫人說：「當得當得，甚合吾意。」當

下殷小姐即與桑黛結拜起來，桑黛長麗仙一歲，麗仙便以姐姐呼之，即令丫環僕婦群呼蘇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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